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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体诗学的清理
与当代客体诗学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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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新时期以前当代诗学的基本格局,即对五四以来主体诗学

的清理与当代客体诗学的开启。诗人情感与表达方式的清理是核心,艾青与何其芳是典型的例证,“何其芳现象暠

是这种转变的标志。《讲话》以后,诗歌转为新诗人的农民内容与民歌形式的民歌体新诗,民歌体叙事诗成为客体

诗学开启的标志,构成当代诗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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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泽东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奠定了新时期以前当

代诗学的基本格局,即现代主体诗学的清理与当代

客体诗学的开启。虽然《讲话》发表时,只在治权所

在的区域得到实践;但1949年后,就转向全国。因

此,就1949年开始的当代诗学而言,其基本形态在

1942年《讲话》就成形了。所以,当代诗学的源头、
奠基与形态,应从《讲话》开始。

《讲话》对诗学最深刻的影响,是清理诗学的主

体精神,植入诗学的客体精神。自此,诗变为客体叙

事与新“道暠的载体,五四以来的主体诗学精神基本

消失,经过1949年后的若干文艺运动与文艺批判,
到新时期以前,这种精神完全消失。

毛泽东《讲话》的逻辑是这样的:文艺是无产阶

级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家

要描写工农兵,文艺家要改造世界观。在为政治服

务的基础上,文学艺术表现的内容是工农兵客体,改
造的对象是文艺家主体。《讲话》对各种文学体裁的

改变,以最具主体性的诗为最大,也就是说,诗作为

主体抒情的诗学特征,被完全改变了。
毛泽东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是天经地义的事

情。怎么为政治服务,与政治是什么样的关系? 他

认为,在战争时期,文艺与武装力量的作用是一样

的,“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暠,“我们还要有文

化的军队暠[1]804;“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

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

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

和敌人作斗争暠[1]805。在这个功利主义的前提下,他
进一步规定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与党的关

系:“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暠
“要 站 在 党 的 立 场,站 在 党 性 和 党 的 政 策 的 立

场。暠[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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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基本前提下,
他接着提出的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并且把

这个问题作为文艺的方向问题、根本问题、原则问

题。他说:“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

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

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

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

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

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

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

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暠[1]812这四个部

分的内容,在随后的具体论述中,都变成了“工农

兵暠,即后来政治家与学术界归纳的“首先是为工农

兵暠的说法。毛泽东在《讲话》中大量论述的诸如“真
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暠,“去接近工农兵群

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

众暠,“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

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
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暠[1]813等等均然。这些论述,涉及到的都是文学艺

术表现内容的改变,即从表现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

生活转到表现与描写工农兵的思想情感生活,这就

决定了文艺的内容是客体的而不是主体的,更决定

了诗的表现内容不再表现主体而只能表现客体对

象。
其次,诗歌主体立场的改造。
在毛泽东看来,最根本的改变,还是文艺家立场

的改变,即从知识分子的立场,改变为工农兵的立

场,这也意味着把诗人的主体改造成工农兵的客体。
毛泽东认为,到延安来的诗人作家,“他们的灵魂深

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
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

地解决暠,“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

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

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

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
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
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

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

产阶级的文艺暠[1]813。
这是就大的即政治立场、世界观的角度来讲的,

改造世界观决定了清理的是主体的而不是客体的。
但进一步思考,毛泽东在讲这个政治立场时,是把伦

理、情感放在政治的高度上讲的,是一元化的方式,
所以,他用了“小资产阶级王国暠这个概念。这一来,
就在谈立场(政治范畴)的同时,牵连到诗人内心情

感的改造了。这是直接影响到文学艺术创作的命

题。这一点,对于叙事体文艺形式尚不构成致命的

影响,但对于主要以表达诗人内心的诗而言,就具有

了决定性的改造意义。
再次,详细描述了作家改造思想情感的要求与

过程,这是最根本的变革要求。
诗毕竟是通过诗人自己的情绪及其情绪方式写

出来的,只能通过诗人自己才能创作出来,那么怎样

让诗中的情感不再是诗人自己的情感,而是客体的

即工农兵的情感呢? 如果这样,那诗如何能写得出

来呢? 因为诗毕竟是通过诗人主体情感才可抒发出

来的。这就是说,最终要有情感的改造,换言之,仅
仅有上述的政治立场的改变还不能完成诗学精神的

改变。因此,这个问题事实上也是诗学根本转向的

问题,不经过这个转向,就达不到诗学精神的变化。
这个问题,与同样改变了立场而没有情感改造的苏

联诗歌就可以对比得非常鲜明。比如,苏联革命后,
诗人的立场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但他们没有像《讲
话》这样强调对情感的改造,依然产生了像叶塞林、
玛雅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这样主体精神归纳为西

方的意象派(叶塞林)、未来派(玛雅柯夫斯基)、阿克

梅派(阿赫玛托娃)的伟大诗人。
中国当代诗学与其他政治诗学不同的是,毛泽

东进一步地规定和论述了文艺家主体思想情感改造

的主题。他以自己亲身经历现身说法,以政治家的

情感改造作为文艺家情感改造的模式来要求作家改

造自己的情感及其情感表达方式、审美标准、趣味

等。他说,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

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

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

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

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

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

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
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
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

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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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

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

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

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

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

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

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

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

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

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

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暠[1]808。
正如《讲话》以后的文学批评经常把文艺反映的

伦理问题、趣味问题批判成政治问题一样,比如对萧

也牧《我们夫妻之间》的批判栙 ,毛泽东把文艺家的

情感变化同自己政治家的情感变化等同视之。《讲
话》就是这种情感伦理问题政治化的开山。工人农

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暠,毛泽东为什么认为他们

“最干净暠呢? 因为工人农民是毛泽东政治革命依靠

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这是从政治家的功利角度

来说的,很容易理解。但“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暠,
如果放在医生的角度,放在知识分子的角度,就会有

另外的看法,即使工人农民自己,也会洗掉自己脚上

的牛屎才能上床,这是从卫生的角度说的,也很容易

让人理解。毛泽东把政治功利的立场等同于知识分

子的情感,这就把审美情感政治化了,毛泽东要求文

艺家的情感都改造成政治家的情感,指“不干净暠为
“最干净暠,这对解放区的诗人来说,就是一个情感改

造的问题,就是诗人要把自己的情感改造成客体工

农兵情感的问题,只能这样,才能进行诗歌创作,并
且这是必须进行的改造,因为“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

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暠。
事实上不仅如此,如果没有这个变化,还会导致在政

治上的批判,如对艾青1942年3月11日在《解放日

报》文艺副刊第100期上发表的《了解作家,尊重作

家》的批判,就直接导致了解放区诗学的根本变化,
导致了主体诗学的消失与客体诗学的兴起。

二

最能说明这个诗学转向的,是艾青与何其芳的

诗风的转向及其诗歌创作的衰竭。
艾青是手持“火把暠投向延安的。他的政治立场

是向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他甚

至在得到父丧与母信时也不愿意离开延安,因为“在
这世界上有更好的理想暠栚 ,其政治立场是鲜明的,
勿庸置疑的。他的问题在于,他在《讲话》前却依然

认为,诗是诗人自己的心与情的体现,“就只求忠实

于他的情感暠,艺术本没有实际的功利目的,艺术的

目的在于导引人们向善向美。他的《了解作家,尊重

作家》不啻是对毛泽东所领导的世界的无知:“作家

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他

的竭尽心血的作品,是通过他的心的搏动而完成的。
他不能欺瞒他的感情去写一篇东西,他只知道根据

自己的世界观去看事物,去描写事物,去批判事物。
在他创作的时候,就只求忠实于他的情感,因为不这

样,他的作品就成了虚伪的,没有生命的。暠“文艺的

确是没有什么看得见的用处的。它不能当板凳坐,
当床睡,当灯点,当脸盆洗脸……它也不能当饭吃,
当衣服穿,当药医病,当六曫六治梅毒。暠“但是人类

还会思索,还有感觉,还知道耻辱和光荣,还能嫉妒

和同情,还懂得爱和恨,还常常心里感到空漠因而悲

哀,还要在最孤独的时候很深沉地发问:‘活着究竟

为什么?暞这些事,都并不是凳子、床、灯、脸盆、饭、衣
服、药、六曫六这些东西完全可以解决的。因为这些

事,同样会发生在没有物质忧虑的人们之间。暠[2]

艾青的这种忠于自己情感的理论,受到毛泽东

的批评。一个月后,他写了一篇改正性的文章,经毛

泽东修改后,再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他在作家情感

之外,加了另外的规定:“文艺的特殊性,就是它必须

是形象地去表现事物的这一点上。文艺作者塑造形

象,产生形象的过程,就是文艺作者更深刻地认识现

实性的努力。真实的形象,只能产生文艺作者对于

客观世界更紧密地观照中。所谓艺术价值,即是指

那作品所包含的形象的丰富与真实———这是每一个

真正的艺术家所曾经使自己痛苦和快乐的基本的东

西,也是他用来使自己效忠于他的政治理论的东

西。暠[3]这里增加的,一是表现“客观世界暠,一是“效
忠于他的政治理论暠,这两点,在《讲话》期间栛 发表,
正是改造的开始。

最重要的是,《讲话》以后,艾青不仅在思想上开

始转向,在诗歌创作中也急剧转向,即抛弃自己熟悉

的抒情诗写作,转向叙事诗写作,由主体诗学转向客

体诗学。这个转向,一是政治立场上的政治化、战斗

化,二是诗歌创作上的功利化、宣传化,三是由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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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转向写工农兵的叙事诗。
艾青积极参加了批判王实味的斗争。1942年6

月9日,艾青长篇发言《现实不容许歪曲》,将王实味

批判为“我们思想上的敌人暠和“我们政治上的敌

人暠[4]。在创作中,1942年《讲话》后,《野火》、《风的

歌》、《希特勒》、《献给乡村的诗》、《悼词》、《向世界宣

布吧》等都体现了艾青后来主张的观点:“诗必须成

为大众的精神教育工具,成为革命事业里的,宣传和

鼓动的武器暠;“把政治和诗密切结合起来,把诗贡献

给新的主题和题材暠;“只有诗面向大众,大众才会面

向诗暠[5]198-201等,“是经过文艺思想上的整风学习,
也就是文艺思想的斗争得来的暠[6]234,236。艾青两次

来到边区劳动模范吴满有栜 家,一次还住了两晚,听
他讲述身世与大生产的事迹,然后创作了叙事长诗

《吴满有》,3月9日在《解放日报》刊出。随后,他下

乡与农民同生活,还曾构思过一首叫《白家寨子》的
长诗,但最终没有写出来。《吴满有》这首诗,或许是

没有什么人知道了,包括艾青自己也从来没有再提

起,这诗失败得甚至不让他愿意回忆。这样,写出过

“北方组诗暠与“太阳组诗暠的艾青,失去了创作的主

体精神,在新时期以前,再也写不出有前期独具个性

的诗了。特别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艾青在延安主

编的宗旨是“努力提高中国新诗之艺术,克服新诗之

标语口号的倾向暠的《诗刊》在《讲话》后的终刊。《诗
刊》当时以新诗诗学的生命为旗帜,且其作品当时不

仅在延安,也在整个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包括国

统区的《文艺阵地》、《七月》也转载过,结果在1942
年5月5日即《讲话》一开始出了第六期即告终刊。
这也是主体诗学在解放区不能再生存下去的佐证。

何其芳的转向是另一种体现。
何其芳由于天生的诚实以及来延安前“从此要

叽叽喳喳发议论暠,“最后的田园诗人/正在旅馆内用

刀子/割他颈间的蓝色静脉管/我再不歌唱爱情/象

夏天的蝉歌唱太阳/在长长的送葬的行列里/我埋葬

我自己暠(《送葬》)。这首1936年写于莱阳的诗,标
志着他诗风的“转向暠[7],所以来到延安立即成为鲁

艺的主要骨干之一。这个时候,何其芳的立场已经

转变了,甚至情感也有所变化,但是,这种情感的变

化,只是由忧郁转向欢快,但诗人的知识分子情感还

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还没有认为有牛屎的农民最

干净,这导致他在延安前期的诗歌是不断的叹息与

忏悔,告别过去,成为《夜歌》的主旋律。

何其芳知识分子情感的转变,发生在《讲话》期
间的1942年5月23日,这一天的发言,成为非常具

有标志性的事件。当时正进入毛泽东讲完《讲话》的
《结论》后的自由讨论与发言阶段,何其芳第一个站

起来认罪与检讨,他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灵

魂是不干净。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听

了毛主席的教诲,我感觉到自己迫切需要改造。暠“后
来在一次小组会上,有一个平时和我很熟、当时追随

‘暴露黑暗暞论的作家,当面表示对我的发言很不满。
他说:‘你这是带头忏悔。暞暠[8]436-437何其芳的认罪与

忏悔是何其芳性格使然,也证明了《讲话》对延安知

识分子特别是诗人心灵的冲击。何其芳的认罪与忏

悔,带动了解放区文艺界诗人、作家、理论家的所有

知识分子认罪与忏悔的大潮,成为诗学主体情感转

变的群体自觉。这个认罪与忏悔,也构成何其芳后

期的开始,何其芳诗歌创作衰亡的开始。后来的何

其芳,再也写不出体现主体情绪的诗作,诗人的诗歌

创作完全枯竭,成为著名的“何其芳现象暠。
“何其芳现象暠不是孤立的,这是解放区诗学转

向、当代诗学创立的标志之一。这个标志形成的根

本机制,就是诗学主体精神的清算。它体现为两点,
一是诗人的罪感与忏悔,二是诗人自觉地由教育者

改为受教育者,本质上是把五四树立的个性主义思

想作了集体主义思潮的改变。
何其芳的最先的罪感与忏悔是最典型的,《改造

自己,改造艺术》这篇文章的写出,就是诗学精神改

造的体现。改造自己,就是改变主体情感与主体精

神,改造到政治家所需要的所谓工农兵的方向;改造

艺术就是把诗歌改造到叙述客体的非主体情感的另

一种诗歌。
何其芳以后,面向整体解放区文艺家们普遍的

情感改造是在政治批判、敌我斗争下实现的,特别是

在1942年6月11日斗争王实味的大会后,在艾青、
丁玲这些被批判的作家也参与对王实味的批判后,
在王实味定为“托派分子暠、“国民党特务暠后,在王实

味等五人被打成“反党集团暠后,所有的人都在紧张

的政治压力下真诚地相信自己有罪,真诚地希望能

“改造自己,改造艺术暠了。这有自身安全需要的考

量,也有对自身罪感的真诚忏悔,即是在政治热情与

忠诚下的主体情感转换。郭小川后来的长诗《深深

的山谷》、《白雪的赞歌》就描写了这种情感转变的痛

苦与残酷。当然,诗人们最后都转变了,因为这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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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是政治家的要求,也是当时时代的要求。
这种思想改造方式,也成为后来的延安整风的

主要方式,成为1949年以后高校知识分子、全国所

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导致

了直至新时期以前的客体诗学的模式。
诗学的主体精神的清算,在国统区并不顺利。

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胡风的抵抗,二是西南联大诗人

群诗学的无视与批判。由于何其芳在《讲话》以后诚

实的表现,所以被派到国统区进行《讲话》的宣讲。
《讲话》的这种精神,被胡风敏锐地感觉到为客观主

义精神,所以兴起了一股“主观战斗精神暠的思潮,这
是现代诗学史上很有名的事件。胡风的“主观战斗

精神暠,在1949年以后才得到清算,以被打成“反革

命集团暠为代价而终止。另一方面,在40年代后期,
在西南联大诗人群,特别是袁可嘉那里,这种政治诗

学客体诗学被看成是“政治感伤暠而被划清界线。西

南联大诗人群由于没有政治势力也没有产生群体的

影响,所以没有被政治家所关注,只在新时期被重新

提起并得到越来越高的评价。这些史实也都说明,
当时只在解放区形成了诗学客体精神的模式,整个

现代诗学的精神还没有发生变化。
观察《讲话》以后的解放区诗歌创作情况,更能

够说明问题。来到延安的受五四个性主义思潮洗礼

的作家,都作了由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转向,诗的

主体精神完全清算,艾青与何其芳不再歌唱,转向叙

事诗创作的努力基本失败。代之而起的,是由农民

诗人和解放区培养起来的年轻诗人的集体主义诗

歌、诗学客体精神的兴起。

三

解放区的民歌运动及其民歌体诗歌的创作,成
为《讲话》后这种客体诗学精神的具体体现。

《讲话》以后,与艾青、何其芳等文人诗歌萎缩停

滞衰亡的情况相比,解放区新诗人的创作风起云涌、
蔚为大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

水》,张志民的《王九诉苦》、《死不着》,李冰的《赵巧

儿》,贺敬之的《搂草鸡毛》,严辰的《结婚》,刘衍州的

《弹唱小王五》,田间的《赶车传》、《戎冠秀》等等集束

式地发表。这些诗的基本特征是:都用民歌体写,都
是叙事诗,主人公都是农民,作者都是新人。这就应

和了本文所说的由艾青、何其芳的主体诗学到《讲
话》以后的客体诗学的转变。这个转变,从创作机制

上讲,最终并不是通过世界观改造与情感改造的方

式完成的,因为诗人的情感,是没有办法改造成能再

生产的。历史证明,这种转向,最终是通过换人的方

式解决的,即老诗人退场,新诗人上台。
这些新诗人,就是《讲话》精神培养起来的按照

农民的情感方式写作农民的新人,他们就是农民的

代言人。最典型的例证是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于

1946年9月22日至24日在延安《解放日报》的发

表。这首诗的发表,是一件大事,标志着一种新的诗

风的形成与诞生。这首诗,以土地革命为背景,通过

陕北青年农民王贵与李香香结婚-劫难-再重逢的

经历,叙述了新的农民与革命关系的故事,特别是采

用了陕北民歌“信天游暠的形式,相当于用了400多

首“信天游暠首首相连,创造了叙事诗的新形式。这

首诗确实标志着一种新的客体的即农民精神的诗歌

诞生了。其后,专论及涉论的权威的评论也风起云

涌,陆定一在《解放日报》1946年9月28日上发表

的《读了一首好诗》、郭沫若有《关于暣王贵与李香

香暤》、茅盾有《再谈“方言文学暠》、周而复有《新的起

点》、周扬有《新的人民的文艺》等等。在《王贵与李

香香》的示范作用下,一批农民诗歌拔地而起,中国

当代客体诗学的模式完全成形了,这成为1949年以

后推向全国的新的诗学精神。

这样,1942年的《讲话》的发表,就完成了通过

改造诗人的主观世界与表现工农兵客观世界的理论

规定,加以后来类政治斗争的系列批评实践以及新

诗人的创作努力,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现代主

体诗学的清理与当代客体诗学的转型。这个转型经

过1958年的“大跃进暠民歌、五六十年代的工农兵诗

歌、六七十年代的新诗学习样板戏的实践,一直成为

主流。直至新时期以抒发诗人的主观情感为主的朦

胧诗的崛起以及“三个崛起暠论栞 的兴起,才落下帷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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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栙见: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李定中《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

艺报》1951年6月20日(4卷5期)。

栚艾青在诗歌《我的父亲》中曾这样宣誓。

栛毛泽东《讲话》从1942年5月2日讲引言,到5月23日讲结论,共历时21天。

栜吴满有,即当时边区的劳动模范。

栞即80年代前期为朦胧诗张目的三篇评论———谢冕《新的崛起》、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徐敬亚《崛起的诗群》的合

称。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2]艾青.了解作家暋尊重作家[N].解放日报,1942灢03灢11.
[3]艾青.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N].解放日报,1942灢05灢15(4).
[4]艾青.现实不容许歪曲[N].解放日报,1942灢06灢24.
[5]艾青.开展街头诗运动———为《街头诗》创刊而写(1942年中秋节)[M]//艾青全集.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
[6]艾青.谈大众化和旧形式[M]//艾青全集.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
[7]曹万生.郁达夫与何其芳创作母题之比较[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3).
[8]何其芳.毛泽东之歌[M]//何其芳全集:第七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OntheEndingofModernSubjectPoetics
andtheStartingofContemporaryObjectPoetics

CAO Wan灢sheng
(InstituteofPoetics,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8,China)

Abstract:TalksattheYan暞anForumonArtandLiteraturebyMaoZedongestablishedthe
basicpatternofthecontemporarypoeticsbeforetheNewPeriod,inotherwords,itistheendof
thesubjectpoeticsoriginatedfromtheMay4thMovementandthestartofthecontemporaryob灢
jectpoetics.Thechangemainlyfocusedonthepoet暞semotionanditsexpressing.AiQingand
HeQifangarethebestexamples.The HeQifangPhenomenon marksthebeginningofthe
change.AfterthetalksattheYan暞anForumonArtandLiterature,poemsbecamenewfolkpo灢
emsintheformoffolksongsdescribingfarmers.Narrativeforkpoemsopenedthedoortoobject
poeticsandformedthemodeofcontemporarypoetics.

Keywords:TalksattheYan暞anForumonArtandLiterature;subjectpoetics;objectpoet灢
ics;theHeQifangphenomenon;newfolkpo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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